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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鼓乐工尺谱集成》：杨久盛先生留给辽宁鼓乐的
珍贵基因库

李 放  张 涛

［摘  要］《辽宁鼓乐工尺谱集成》是杨久盛先生晚年编纂的一部集辽宁鼓乐研究之大成的著作。这部

谱集不仅通过整理和订谱将辽宁鼓乐六大流派的 390 首传统曲目的“死谱”转化为可解读的

“活谱”，还配以 10 册民间工尺谱影印本及 50 首音频资料，构建了集谱本、图像与声音于一

体的立体化辽宁鼓乐“基因库”，为民间谱本生命力的延续、学术研究及非遗重构做出了重

要贡献。这部谱集保存了大量多源历史曲目，重新调整了辽宁鼓乐唢呐曲分类体系，破解了

工尺谱定调等核心学术难题，诠释了中国传统音乐“框格留巧”的乐谱观，体现了杨久盛先

生深厚的学术造诣与严谨无私的治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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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辽宁鼓乐工尺谱集成》的编纂背景

杨久盛先生（1940—2024 年）曾任沈阳音乐

学院音乐舞蹈研究所所长、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常

务理事、《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特约编审、

首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评审专家，在“集

成”编审与非遗保护工作、民间音乐研究、宫廷

音乐研究、宗教音乐研究等方面成就斐然。他将

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建设与发

展事业，培养了许多优秀学生。

杨久盛先生对辽宁鼓乐的研究工作贡献突出。

20 世纪 80 年代，他作为常务副主编指导编辑了

《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辽宁卷》，接触了大

量珍贵的辽宁鼓乐传统工尺谱本。这些谱本最早

可追溯至清光绪年间，但多数因年代久远、疏于

保存，或破损严重、无法传承，或因艺人的离世

而丢失、踪迹难寻。他常为这些乐谱的损坏和遗

失感到心痛和惋惜，并且越到晚年，想要抢救这

些谱本的愿望越发强烈和迫切，于是先生在 81岁

高龄，也是他人生的最后几年时间里，宵衣旰食，

编纂出这部《辽宁鼓乐工尺谱集成》。

2025 年，《辽宁鼓乐工尺谱集成》将由人民

音乐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是一部辽宁民间传

统器乐谱集，也是杨久盛先生留给学界最后的一

部珍贵遗产。其编辑工作始于 2021年 10月，全稿

完成于 2023 年 2 月。遗憾的是，杨久盛先生于

2024 年 2 月 9 日辞世，没能亲眼见证自己收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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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正式出版。本部谱集的订谱工作由杨久盛先

生独立完成，制版、校订和统编等工作由其携学

生共同完成。2025 年 2 月，其学生在得到了张连

悌、于水龙、唐海峰、王洪阁、赵金龙五位辽宁

鼓乐非遗传承人所在的五家班社的支持后，进一

步完成了该部谱集配套音频的采录工作。

这部谱集的编纂得到了音乐学家田青先生的

高度认可。应杨先生之邀，田青先生执笔为该谱

集作序《集前人足印，铺后人之路》。序中写道：

“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对我们正确理解、全面

传承辽宁鼓乐这一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

十分重大的意义和作用。”

二、《辽宁鼓乐工尺谱集成》的主要特点

《辽宁鼓乐工尺谱集成》汇集了辽宁鼓乐六大

流派的传统曲目，涉及沈阳、大连、鞍山、抚顺、

本溪、丹东、锦州、营口、阜新、辽阳、朝阳、

盘锦、铁岭、葫芦岛 14个城市的鼓乐工尺谱，以

主卷与副卷的形式出版。其主卷为杨久盛先生重

新抄写并整理的辽宁鼓乐工尺谱，含唢呐曲谱

267首，笙管曲谱 123首，鼓通谱 7首。副卷为辽

宁鼓乐民间工尺谱影印本，由从民间收集到的 10
册保存较好、抄录工整、书写规范的工尺谱集原

件扫描而成。这部谱集还配备了 50 首演奏音频，

使广大读者能够获得对辽宁鼓乐经典曲目的感性

认识，也为专业院校的传统器乐课程提供了教学

资料。较之以往的同类著作，这部谱集的创新之

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活”化“死谱”

杨久盛先生在谱集的序中指出，西方乐谱力

求标记详细，而中国乐谱则力求简洁，这并不是

中国人不会将乐谱标注详细，而是中国人特定的

乐谱观使然。中国人认为音乐表演者抒发的是自

己的情怀，而不是作曲者的情怀，乐谱只记框架，

演奏者要表达什么样的情感需要在这个框架的基

础上再次进行丰富、润色。先生援引清代曲家叶

堂在《纳书楹曲谱》中的话：“小眼（引者注，即

头、末眼）原为初学而设，在善歌者，即自能生

巧，若细注明，转觉缚束。是不注小眼，留有善

歌者生巧地步。”［1］以此说明中国人力求简化的乐

谱观。就是说中国人反对将乐谱“记死”，而是只

记写框格，以便表演者“生巧”能将乐谱唱

（奏）“活”。

辽宁鼓乐工尺谱就是这种只记框格的传统乐

谱，因此，民间收集到的辽宁鼓乐传统谱集都只

点板不点眼。学界普遍认同，在将工尺谱转换成

简谱或五线谱时，板位就是小节线的位置。这种

只点板没点眼的工尺谱就只能体现出每小节中包

含哪些谱字，而不能体现出这一小节中各个谱字

的拍值是怎样的，因此，即便是杰出的艺人也无

法靠这样一种工尺谱将曲目演奏出来。

对这种只点板不点眼的鼓乐谱，演奏者只有

经过师父的口传心授才能掌握。辽宁鼓乐艺人每

学一首新曲目，都要由师父“开曲子”。即学徒首

先要随师父学唱新曲目的工尺谱，在学唱工尺谱

的过程中，师父先指明眼的位置，将乐曲的节奏

布局交代给学徒，待唱熟乐谱后，学徒再跟随师

父学习乐曲的吹奏。然而，在鼓乐衰落的当下，

许多艺人并没有受过师父“实授”。虽然一些艺人

继承了师父的工尺谱本，但谱本中的曲子并没有

全都学过，即便学过少量曲目，也常因急于挑活

单干而掌握得并不扎实。多年以后，记忆衰减，

仅学的几首谱子也陆续“还给了师父”，因此，他

们继承下来的工尺谱本便成了“死谱”天书，再

也无法被解读。

另外，还有一些情况也助推了民间工尺谱本

逐渐变成了“死谱”。在鼓乐市场繁荣的年代（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艺人掌握曲目的数量直接决定

他们的知名度和收入，所以自家的曲目不会轻易

外传。为此，艺人们常常会在乐谱上设置“密

码”，如用“啊”“呀”等虚词代替谱字（即填入

“啊口”），抑或故意写错几个谱字混淆视听。有

些工尺谱故意只点板不点眼，也是在设置一种

“密码”，这样即便家传乐谱被外人得到，也奏不

出曲目，不会对自家班社生意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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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卷中对辽宁鼓乐工尺谱进行了重新整理，

即除了将收集到的工尺谱进行誊抄之外，还将“死

谱”变“活”。杨久盛先生为这些传统工尺谱都补

上了眼，使没有经过口传心授的人也能解读或唱出

乐谱，以期这些乐谱有朝一日还能够“活”起来。

目前，“点眼”的工作也只有杨久盛先生能够

胜任。40余年对辽宁鼓乐的考察和研究经历使先

生对辽宁鼓乐曲目的熟悉程度远超许多艺人。毕

生积累的老艺人口唱工尺谱录音更成为先生的得

力助手。拍节错位、板数不对等失误均逃不过先

生的耳朵。在令人印象颇为深刻的一次田野考察

时，杨久盛先生遇见了一位非常保守的艺人，这

位艺人以为没人再懂鼓乐，决意将自己的技艺带

到坟墓里去，不再与人表露。然而一曲奏罢，他

发现杨先生居然能够跟随着复杂的乐曲手拍板眼，

且一板不差、一眼不落。他惊叹地称赞先生是真

专家，真懂鼓乐，遂将自己的所学与保留全盘托

出。还有一次田野考察中，杨久盛先生问一位想

“糊弄”他的艺人：“你刚才奏的汉曲怎么没奏黄

河套（黄河套是辽南汉曲中的标志性结构，为演

奏者即兴演奏所得，而不体现在乐谱当中）呢？”

艺人当即道歉，并佩服地承认杨久盛先生“懂

行”。正是深厚的学术底蕴和扎实的田野积累，使

先生能够得心应手地将辽宁鼓乐工尺谱“活”化，

为艺人们在没有师父传授的情况下也可以了解新

曲目的基本样貌提供了可能。

（二）重新厘定辽宁鼓乐和唢呐曲的分类体系

在杨久盛先生担任常务副主编的《中国民族

民间器乐曲集成·辽宁卷》中，曾将辽宁鼓乐唢

呐曲分为汉曲、大牌子曲、小牌子曲和锣板曲四

类。但在本集的唢呐曲分类中，除汉曲和大牌子

曲两个类别没有变化之外，其余的小牌子曲和锣

板曲两类都被删除，取而代之的是水曲和牌汉曲。

这是因为他发现，原来的四类分法存在一定问题。

在《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辽宁卷》中

曾这样介绍小牌子曲：“小牌子曲无引子和尾巴，

只是一个独立的曲调，故艺人亦称为‘一撮

腔’。”［2］从民间的实际演奏情况看，这句话需要

这样理解：这里的“没有尾巴”，是说工尺谱只记

录小牌子曲的身子，而不记录小牌子曲的尾巴，

这并不是说小牌子曲真地不奏尾巴，而是小牌子

曲的身子通常比较短小，在实际表演中可以反复

演奏，然后乐手们会在身子后面自行添加一个如

《工尺上》之类的短小曲牌作为小牌子曲的尾巴来

结束全曲。

《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辽宁卷》曾把锣

板曲分为三种［3］：第一种，只有身子，最后逐渐

减字加快结束；第二种，既有身子又有尾巴，尾

巴为 1—2节；第三种，不但身子和尾巴俱全，且

尾巴里有出鼓（出鼓是与吹管乐“一问一答”呼

应演奏的锣鼓乐句或锣鼓乐节，通常出现在大牌

子曲的尾巴中）。可以这样理解：锣板曲首先可分

成小型锣板曲和大型锣板曲。工尺谱只记录小型

锣板曲的身子，而对大型锣板曲的身子和尾巴都

有记录。小型锣板曲与小牌子曲的身子类似，也

可以反复演奏，但小型锣板曲的尾巴是由身子减

字变化而来。大型锣板曲较之小型锣板曲规模要

大许多，可以分为两种：一种的尾巴为 1—2 节，

另一种的尾巴有出鼓。

这样来看，原来的四类分法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小牌子曲和小型锣板曲的结构类似，但分属

于不同类别；二是小型锣板曲和大型锣板曲结构

差异较大，却属于同一类别。而民间的实际情况

是，同一个短小曲牌既可以演奏成小牌子曲，也

可以演奏成小型锣板曲，二者区别的关键主要是

看尾巴是否减字。可见，小牌子曲和小型锣板曲

很难区分开来。因此在《辽宁鼓乐工尺谱集成》

中，杨久盛先生参考了辽南鼓乐唢呐曲的民间分

类方法，将小牌子曲和小型锣板曲合并为同一类

别，统称“水曲”。

“牌汉曲”是杨久盛先生借鉴了辽北鼓乐中一

种唢呐曲的称谓。这种乐曲虽然也称“汉曲”，但

和辽南汉曲的结构差异颇大。辽南汉曲包括引子、

接头、身子、多节尾巴、黄河套和住头［4］，但辽

北牌汉曲却只奏身子和尾巴，而不奏引子和黄河

套等辽南汉曲的标志性结构。从这样的特征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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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锣板曲与牌汉曲共性颇多，因此，杨久盛先

生将二者划入一类，统称“牌汉曲”。

（三）破解工尺谱的定调难题

辽宁鼓乐以唢呐或管子主奏，均使用工尺谱

记录，常用谱字为“合、四、一、上、尺、工、

反（凡）、六、五、乙、仩、伬”。唢呐和管子上

的每个孔位都对应一个工尺谱字。唢呐从筒音至

第 8 孔所对应的谱字依次为“上、尺、工、反

（凡）、六、五、乙、仩、伬”；管子从筒音至第 8
孔所对应的谱字依次为“四、一、上、尺、工或

凡、六、五、乙或仩、伬”。在民间艺人的观念

中，将不同的谱字作为宫音，就是使用了不同的

调高，一种调高即一套指法。

以唢呐为例，从“上”到“乙”各谱字均可

作为一调的宫音使用，其各调的调名依次为本调、

六眼调、梅花调、背调、老本调、闷工调、四调。

以“上”字为宫的指法最为常用，是“本调”指

法。但以“凡”“六”“尺”等谱字为宫音的指法

也较常用，就是说背调、老本调、六眼调也是常

用指法。因此，杨久盛先生的乐谱整理工作也特

别关注了乐曲、乐谱的指法和调高问题。

《辽宁鼓乐工尺谱集》的主卷收录了 390首工

尺谱曲目，其中大部分曲目源自民间传谱。有一

小部分曲目的工尺谱已经遗失，只有根据民间艺

人的唱谱翻译而成的简谱流传于世。为了重现这

些曲目的工尺谱原貌，杨久盛先生只好反向译谱，

将简谱还原成工尺谱。但问题是，这些简谱都以

首调记谱，且没有注明以哪个谱字为宫或者以第

几孔作“do”，成为工尺谱还原工作的难题。可

是，如果不能够确定乐曲原本的指法调高，将所

有乐谱都按照“本调”还原，那么被还原的工尺

谱将失去其实践价值和意义。

杨久盛先生尝试了许多办法去分析这类乐谱

的宫音谱字或指法调高。其中最可靠的办法就是

以《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辽宁卷》中收录

的相同曲目的演奏谱作为参考。其中的许多乐谱

均为杨久盛先生依据民间艺人的演奏录音亲自记

谱。虽然这些演奏谱也为简谱，但对宫音对应的

谱字都进行了标注，因此，只要唱谱曲目能够在

《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辽宁卷》中找到对应

的演奏谱，那么这个唱谱的指法调高就可以被分

析出来。

在分析过程中，首先要将唱谱与演奏谱之间

进行对照，找出二者的对应关系。我们知道，“带

手法”是指鼓乐艺人使用填字、减字、加花等手

法即兴改编曲目，一首乐曲常常因此变化无穷，

面目全非。民间艺人演奏时的“带手法”十分复

杂，且常采用借字手法演奏。能找出唱谱与演奏

谱的对应关系已实属不易，再根据演奏谱的指法

调高和借字规律换算出唱谱的指法调高更需要复

杂的逻辑推算。81岁高龄的杨久盛先生，克服了

种种困难，解决了大部分简谱的调高还原问题。

在本部谱集的“凡例”部分，杨久盛先生详述了

这个过程。

（四）仍存学术留白

杨久盛先生虽为首屈一指的辽宁鼓乐专家，

但从当时掌握的资料与信息情况来看，在编纂的

过程中还是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些问题难以定夺。

针对这类问题，杨久盛先生秉持着“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的严谨治学态度，没有妄加断言。

对既找不到原始工尺谱又找不到演奏谱的曲目，

先生通过向艺人请教的办法对指法调高问题进行

考证。但是部分曲目，其实艺人也不甚了解。在

别无他法的情况下，先生只能按照“本调”还原

尚不能确定指法调高的曲谱，这也成为先生的一

个遗憾。杨久盛先生生前还有另一个遗憾，就是

笙管曲目无法做到尽数分类。辽宁民间笙管乐受

寺院、道观笙管乐的影响很大，因此按照辽宁寺

院、道观笙管乐的类别，分成了堂曲和拍 （pǎi）
子。但辽宁鼓乐多以演奏唢呐乐为主，笙管乐为

辅，对笙管乐的关注度较低，且造诣颇深的鼓乐

艺人也相继离世，现今仍然在世的艺人又都搞不

清堂曲和拍子的区分原则。因此，在本曲集中，

杨久盛先生着重按照主奏乐器的区别，将笙管曲

目分成单管乐和双管乐两个类别，并没有分成堂

曲和拍子，这也实为无奈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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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辽宁鼓乐工尺谱集成》的学术价值与文

化遗产意义

在五线谱和简谱通行的当下，杨久盛先生为

什么要编纂工尺谱集？其意义和价值该如何被看

待？先生曾发表过题为《中国传统乐谱的价值不

容忽视——兼谈音乐院校开设古谱课的必要性》［5］

一文，说明先生 20年前就在为中国传统乐谱的学

术价值与文化遗产意义奔走呼吁，而编纂《辽宁

鼓乐工尺谱集》是先生在用生命最后一息丈量中

国传统音乐研究工作的未竟之志。

先生在谱集的自序中这样描述：“发展中国音

乐要以民族音乐为基础，学习传统乐谱便于剥开

表象，深入认识其本质；从事民族音乐专业的人

应当学习一点古谱知识，便于深入研究我国的传

统音乐；辽宁鼓乐工尺谱保存了大量古老信息，

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民间工尺谱本，记写欠规

范，不便学习使用，且大多残破不堪，亟须抢

救”。但限于篇幅等问题，杨久盛先生仅对本谱集

编纂工作的部分意义与价值进行了论述，以下将

对其未尽之论述加以补充。

（一）保存历史曲目

辽宁鼓乐的曲目历史悠久且非常多元。从曲

目名称看，来自唐代的曲目有《唐陀令》《将军

令》等；来自宋代的曲目有《鹧鸪》中的 【鹧鸪

天】，《一条龙》中的 【水龙吟】 等；来自南北曲

的曲目有《得胜令》《一枝花》等；来自明清俗曲

的曲目有《玉娥郎》《西唐》等；来自戏曲的曲目

有《工尺上》《小开门》等；来自东北秧歌音乐的

曲目有《打花棍》《五匹马》；来自寺庙音乐的曲

目有《五声佛》《小华严》等。杨久盛先生将这些

古老曲目以工尺谱的形态收入谱集中，对保存我

国古代珍贵乐曲具有十分重要的贡献。

（二）助力非遗重构

当前，辽宁鼓乐同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

都面临着传承困境。能够演奏传统曲目的艺人越

来越少，且这些艺人所掌握的传统曲目也越来越

少。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鼓乐

市场繁荣的年代，师父不传。在当时，传统曲目

就是财富，但学习传统曲目必须得到师父的口传

心授。师父如果没有遇见自己十分满意的弟子，

宁愿把“手艺”带进坟墓，也绝不轻易传人。二

是当代学徒不学。在当前的鼓乐演出中，听众更

偏好由创作歌曲改编而成的曲目，造成了传统曲

目陷入了既难学又不容易变现的窘境。即便具有

历史责任感的师父主动去传授传统曲目，大部分

的年轻学徒也不愿意去学习。因此，得到活态传

承的传统曲目数量呈现出日渐下降的趋势。

目前，能够掌握 5 首以上大型传统曲目的艺

人已经十分少见。他们经常感叹，自己掌握的曲

目要比自己的长辈少许多。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价值已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各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开展也激发了许多非遗

传承人要将传统曲目传承下去的热情。但由于大

多数曲目的活态传承已经中断很久，因此，想要

恢复这些曲目是非常困难的。所幸一部分传承人

可以通过录音恢复部分曲目，但并不是所有传统

曲目都留有录音。这时，在《辽宁鼓乐工尺谱集

成》中“活”起来的各个曲目的工尺谱就起到了

弥补的作用。虽然没有师父“开曲子”，但优秀的

鼓乐艺人也能通过谱集的工尺谱了解各个曲目的

基本框架，进而遵循传统的乐曲发展手法，完成

传统曲目的重构。

（三）促进学术成果共享

《辽宁鼓乐工尺谱集成》副卷收录了从民间收

集的辽宁鼓乐工尺谱原件影印本，这对鼓乐艺人

和音乐学者两个群体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谱本持有人而言，即便格外注意保存和养

护，但纸质谱本也终将受自然规律影响而难以存

续。可是这些原件如果以出版物的形式被保存下

来，那么它们的生命力必然获得更为持久的延续。

对广大鼓乐艺人而言，由于谱本的持有人已经意

识到其珍贵价值，且出于保护谱本的目的，是不

会将谱本原件轻易示人的。因此，外家鼓乐艺人

很难见到这些谱本。但这些谱本的持有者对杨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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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先生高度认可，且对辽宁鼓乐的传承有着一颗

宽广的责任心。于是他们支持杨久盛先生将原件

以出版物的形式公之于众，为广大的鼓乐艺人创

造了能够“拥有”这些谱本的福利。

对中国传统音乐、中国音乐史及音乐考古学

者们来说，副卷是重要的音乐文物和参考资料。

学者们可以通过副卷得见辽宁鼓乐民间工尺谱集

的原貌，以从中获得最可靠的科研资料或研究线

索，共同享有珍贵的学术资源。

此外，杨久盛先生设置副卷的目的还在于，

整理工尺谱的工作始于他的耄耋之年，尽管他竭

尽所能地力求精准，但始终担心自己会出现差错。

将工尺谱原件公之于众，就是将传统工尺谱的原

始形态直接呈现给读者。这样，即便重新整理的

乐谱出现了错误，读者们也可以根据原件对这个

曲谱进行分析和判断，而避免误解，体现了杨久

盛先生无私又求真的学术格局。

四、结语

辽宁鼓乐工尺谱，艺人们称之为“本谱”或

“本母”，是辽宁鼓乐最根本、最核心的传承载体

与艺术根基。杨久盛先生与生命赛跑，集毕生心

血编纂的《辽宁鼓乐工尺谱集成》具有为鼓乐乃

至为中华民族音乐培根筑基的深意。这是一部集

学术性、史料性与实践性于一体的重要著作，不

仅为辽宁鼓乐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珍贵的“基因

库”，为非遗重构提供了文本依据，也为学界提供

了研究民族音乐形态的重要基础性材料。该著作

通过系统整理、科学订谱与影印保存，将濒临失

传的“死谱”转化为可解读的“活谱”，并辅以音

频资料，使古老的工尺谱重新焕发生命力。杨久

盛先生重新调整了辽宁鼓乐唢呐曲的分类体系，

解决了工尺谱定调等关键问题，更展现了其严谨

的治学态度与卓越的学术造诣。他以“知之为知

之，不知为不知”的求真精神，直面学术难题，

同时又以开放的姿态将民间谱本公之于众，彰显

了其一贯秉持的开牖启鉴、学无藩篱的学术胸襟。

《辽宁鼓乐工尺谱集成》的出版既是杨久盛先

生学术生涯的圆满收官，也是辽宁鼓乐研究的重

要里程碑。斯人已逝，惠风长存。杨久盛先生的

学术精神与治学理念，将随着这一珍贵“基因库”

的传播而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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